
36责任编辑：王 昉 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2014年1月20日 星期一经典作家

江绍原与《语丝》
□汤志辉

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语丝派”因《语丝》周刊而得名。《语
丝》周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10年中产生的重要刊物之一。
当年《语丝》旗下聚集了一批声名赫赫的作家和学者，除了当
时的文坛巨擘鲁迅、周作人兄弟之外，尚有钱玄同、刘半农、林
语堂、孙伏园、章川岛、江绍原、顾颉刚、俞平伯、废名、淦女士
等人，他们不仅在现代散文领域创建了杂感和美文的文学范
式，在民俗学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开拓性成就。

一
“民俗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意指包括民间的生活习惯

在内的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语丝派”作家之中，鲁
迅、周作人、刘半农、林语堂、孙伏园、江绍原、顾颉刚等人很早
就开始了民俗研究活动。

其中，周氏兄弟是中国民俗学研究活动的先驱者，早在留
日期间便已注目于民俗学研究并开展了零星的整理和研究工
作。1906年周作人在东京得到英国人类学家安得路朗的“几本
关于神话的书”，从此对于神话发生兴趣，并进而对于童话和
儿歌产生注意。同一时期，他们还接触到了弗雷泽的《金枝》、
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哈特兰的《童话的科学》，柳田国男的

《远野物语》等著作，这些著作对周氏兄弟其后的创作和研究
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归国之后，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和

《古小说钩沉》等书中收入了采自古籍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
和笑话，并大力支持周作人的童谣儿歌研究。1913年12月，鲁
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提倡

“立国民文术研究会”，整理、研究各地民间文学，“详其意谊，
辨其特性，又发挥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这份近代史上首次
以政府名义颁布的收集民俗资料的文件对“民俗学”运动的开
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周作人则是投入大量精
力开展民俗学研究。1912年，他开始编辑《越中儿歌集》，经精
心收集，“共得儿歌二百章左右”，从实践上开启了征集歌谣运
动的先河。1913年11月，周作人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发表《童
话略论》，首次运用了“民俗学”一词。1922年《歌谣周刊》于北
京大学创办，周作人为之作发刊词，该刊1923年10月第33、34
期重新刊登《儿歌之研究》一文，“民俗学”一词方为大众所知，
其后该学术名称便逐渐受到关注，尽管后来有“谣俗学”、“民
间学”、“民学”、“民间文学”等各种学术主张，但最终仍然统一
于“民俗学”之称。因此，周氏兄弟可称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民俗
学奠基人。在其后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真正开端的
北大歌谣征集运动中，刘半农、钱玄同均为重要的主持者，稍
后周作人也参与其事。1920年2月，周作人在刘半农留学欧洲
后接管歌谣征集处事务，在其后的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
活动中成为当时民俗学运动的领导人物。

江绍原是《语丝》周刊的发起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也是
中国民俗学的拓荒人之一。与周作人、刘半农倾心于民间歌谣
的收集不同，江绍原致力于礼俗和迷信研究。他广泛地收集有

关古代礼仪制度、各地现实风俗及关于头发、唾沫、血液、牙齿
等等的迷信和相关行为，将原本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不登大
雅之堂的现象引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细小处着手，发掘出其
深层的文化意义。江氏的民俗学研究往往重视原始思维，反对
盲目尊古，提倡独立直接地研究古人。他以近代科学的学术眼
光和方法积极投身迷信与习俗的研究中，他经常平静地将迷
信现象进行集体展示，于不动声色中揭露陋俗的荒诞，于戏谑
叙述中显示出科学的理性。他的关于“发、须、爪”的研究和对

国人天癸观的研究获得了学界的推崇。
顾颉刚亦是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他对于民俗学的贡献

主要在于他所开辟的规范化学术道路和倡导的科学化学术风
气。在对吴歌进行搜集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忠实记录原始材
料之外，还对方言进行注音和解释，并附以歌谣与动作的配合
说明，他的《吴歌甲集》是中国第一部科学记录的民歌集。而他
的吴歌研究又不囿于民歌研究本身，而是从民歌研究再度出
发，以证古史，“想借此窥见民歌和儿歌的真相，知道历史上所
谓童谣的性质究竟是怎样的，《诗经》上所载的诗篇是否有一
部分却为民间流行的徒歌”。他的《写歌杂记》以歌谣来论证前
人对《诗经》的误解，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是具有较高的
科学价值的歌谣学著述。此外，顾颉刚对孟姜女的故事运用史
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和精神来进行民间文学研究，开中国民俗
学界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之先河，使人耳目一新。而他与北大
风俗研究会同人的对于妙峰山香会的研究则是中国第一次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民俗学田野调查作业。可以说顾氏的
史学家的科学素养和民俗学的崭新视角相辅相成，既使得他
的民俗研究和史学研究相得益彰，也为中国民俗学研究设置
了一个较高的起点。

“语丝派”另一主要撰稿人林语堂时任北大语言学教授，
其时正瞩目于方言新韵的研究，这是民俗学运动的一个分支。
1924年1月，出于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的需要，北大方言调查
会成立，林语堂担任该组织的负责人。林语堂就任后于《歌谣》
周刊（47）发表具有纲领性的文章——《宣言书》，举出调查会

应做的事件和考察的 7个问题，为方言研究指出了前进的方
向。他的《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被认为是“首创
现代的汉语方言学理论”。该文也与沈兼士的三篇论文一起被
视为现代汉语方言学形成的标志。

由上可见，“语丝派”作家中，鲁迅、周作人是民俗学运动的
先驱；刘半农、钱玄同是民俗学运动发端的主持者和弄潮儿；顾
颉刚、江绍原、林语堂为民俗学不同研究方向的拓荒者；其余孙
伏园等人亦对民俗学运动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语丝》撰稿者

之一钟敬文深受他们的影响，在其后的研究活动中成为民俗学
的领袖人物。可以这样说，“语丝派”作家是中国民俗学运动坚
硬的基石和前进的旗帜，是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
由于“语丝派”的灵魂人物醉心于民俗学的研究，《语丝》周

刊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民俗学研究活动的阵地之一。自1924年
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创刊始，《语丝》便与民俗研究结下了不解
之缘。在《语丝》上发表的民俗学研究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民间谣谚谜语的搜集与收录。周作人十分重视民俗
学资料的收集，《语丝》收录的民歌有中国的民歌和俗曲，如台
静农的《山歌原始之传说》（11，括号内数字为刊期，下同）、敬
文的《歌王》（23）、凯明的《蛮女的情歌》（26）、黄明的《我所爱
的几首歌》（63）等。亦有国外民歌的翻译和介绍，如江绍原的

《几首孟加拉的宗教诗》（6）、《又是三首孟加拉的宗教诗》（7），
刘复的《国外民歌译》（28）、《国外民歌二首》（77）、《今希腊的
民歌二首》（81）等。谜语方面则有杨荫深的《谈谈村名迷》

（62）、负的《再谈村名迷》（73）、刘桂舲的《我也贡献几个地名
谜》（96）等。此外，周作人还在《语丝》第48期发表《征求猥亵的
歌谣启》，呼吁读者帮助收集“猥亵的歌，谜语，成语等”，以

“建设起这种猥亵的学术的研究之始基”，并希望能通过对这
些歌谣的研究找出它们变为情歌，再加纯化而为“美人香草的
文词”的痕迹，以期从中“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启事刊
出后，投稿者甚多，未及一年便已达到预期数量。

二是民间故事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民间文艺的征求一向
是《语丝》周刊的重要目标之一，其征稿启事曰：“凡民间流传
的故事，如神鬼故事，名人故事，呆女婿故事，及其他一切趣事
等，不论已经古人记录与否，皆所欢迎。”（4卷1期）。对于民间
故事的记录，周作人在《语丝》第50期为雪林的来信所写的案
语中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记录故事，有两件事很要注意。一
即……在特殊的新奇的以外，更要搜录普通的近似的以致雷
同的故事，以便查传说分布的广远。二即如实的抄录，多用科
学的而少用文学的方法。”《语丝》刊登的民间故事既有中国的
传说，如雍也《董道士的传说》（19）；也有外国译作，如：周作人

《柿头陀》（33）等。另有不少是雷同故事及同一母题故事，如萧
保璜《鸟的故事》（24）、颜黎明《杜鹃的故事》（28）等都是关于
雷同或近似的故事的。启明《花束序》（4卷3期）、潘达仁《关于

“睡庙求医”》（4卷8期）等则是关于“睡庙求医”母题的故事。
三是古代礼俗及民间风俗的整理和研究。在这一方面，江

绍原的成就尤为突出，他与周作人的《礼部文件》系列：《礼的
问题》（3）、《女裤心理之研究》（5）、《周官媒氏》（43）是关于中
国古代礼俗制度的搜集和整理；而他的百余篇系列民俗“小品”
文则主要集中于礼俗迷信的研究，既有江氏自己搜集整理的原
始资料，亦有读者提供的各地风俗。与读者的互通往来是江绍
原有意为之：“我想引起一些人对于迷信礼俗的兴趣，并且借此
请求他们把每人所知道的性质相同或略同的东西写出来供众
人研究”。在当时缺乏经费实行田野调查的条件下，这些来自各
地的信件汇集了存于野官稗史、乡野之谈的零散民俗资料，实
现了类似田野调查的资料搜集，为江绍原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翔实资料。这些短小灵活的民俗小品内容包罗万象，有关
于身体与诅咒的风俗，如陈瑞华《结发与占卜》（116）、《别士再
谈滦州俗》（116）、刘晓浦《薄饼：外加猪肉和大葱》（109）；有关于
血液的，如江绍原《元红、红珠》（97）；有关于鬼神的如江绍原

《鬼神之名》（97），另外还有关于成人礼、命名礼等礼俗的文章。
此外还有其他作者的作品，如关于婚俗的廖南欧《新娘的装束》

（113）等，以及揭露陈规陋习的周作人的《狗抓地毯》（3）等。
由上可见，“语丝派”核心作家或为民俗学运动的首倡者，

或是其不遗余力的推动者和拓荒者，他们的身份天然地决定了
“语丝派”及《语丝》周刊与民俗学运动的密切关系，他们在民俗
学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必然会影响到《语丝》社的办刊方针和
编辑活动。由于对于民俗学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一以贯之的重
视，《语丝》长期进行民间文艺征集活动，加上江绍原、周作人等
民俗研究者以及编者与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为《语丝》带来了
大量的民俗研究爱好者，客观上促进了民俗学运动的发展，扩
大了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在1925年民俗学研究的专门刊物《歌
谣》周刊停刊之后，作为一个以“自由发表”为存在意义的刊物，

《语丝》成为民俗学的研究重镇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而《语丝》
停刊之后，江绍原向其他刊物投民俗研究小品文稿屡遭坚拒，
则正可作《语丝》之于民俗学运动重要性的反证。

“语丝派”与中国民俗学的兴起
□倪玲颖

“上午在家。下午往访适之。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
楼，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
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这是周作人
1924年11月2日的日记。“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
事，夜饭而归。伏园以晨报侵夺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
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
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
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这是同一天顾颉刚的日记，
从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酝酿《语丝》诞生的时间、地点、人
物，在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员上，两者的记载虽有所出入，但
二人都记载了江绍原参加了这次聚会。江绍原参与了《语
丝》创建的过程，是几个主要发起人之一。

江绍原（1989—1983），祖籍安徽旌德，生于北京一个
京官家庭。4岁入家塾，7岁入新式小学，后赴上海先后就
读于麦伦书院、浸礼会大学，1914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
预科，1915 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1917 至
1920年，以旁听生身份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参加“新潮
社”，为五四运动学生总代表之一。1920年被选派至美国
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系学习，1922年又往伊利诺大学研究
院专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代理主任、
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特约编撰员，先后在北京女子大学、中
法孔德研究院、中国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供职。1949年后
曾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以
及商务印书馆编审等职。主要从事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的
研究工作，曾在中山大学首开“迷信研究”课程，后又在北
京大学开设“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及“宗教史”课程，与钟
敬文、娄子匡等共同发起成立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发
表了许多迷信与民俗方面的研究文章，并出版了《发须
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等学术专著。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号出版时，江绍原回国
到北大任教才一年多，时年 26 岁，既不像胡适回国那样

“暴得大名”，也不像周作人那样是显赫的文学大家，他之
所以能成为《语丝》创刊的重要参与者，主要是因为他“新
潮社”的身份以及与周作人的密切关系。

1919年10月《新潮》出版第2卷第1期时，新增加了16
名社员，江绍原是其中之一。新潮社与后来的语丝社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语丝》创建的成员，除了章川岛之
外，其他几位都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初创时期的《语丝》
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它的编辑、校对以及发行都是在新
潮社进行，在杂志的地址栏上也写的是“北大一院新潮
社”。《新潮》的出版，与《新青年》相互呼应，都是为了反对
封建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精神。《语丝》所倡导的“社会批
评”与“文明批评”和《新潮》的精神亦颇为相契。江绍原作
为“新潮社”的重要成员，在当时参与到其他社员一起筹划
的《语丝》的创建，也就可以想见。

更重要的一点，江绍原作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
早在他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时，就与周作人相识，并因为
对民俗学与宗教学的共同兴趣，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
1926年周作人在《发须爪》一书的序言中回忆他与江绍原
的相识过程：“我当绍原在□□大学时就认识他。有一天
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是什么东西，又领
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做《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给
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 Dodoitsu，日本人用汉字写
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歌。我自己是喜欢都都逸
的，却未必一定劝别人也去硬读，但是绍原那种探查都都
逸的好奇与好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
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
事，值得这样注意呢。”因探讨学问而结识，江绍原对周作
人一直执弟子礼。在后来的《语丝》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
通信愈其频繁，江绍原成了苦雨斋的常客。仅 1925 年至
1936 年间，周作人致江绍原的信件就达 110 封之多，江绍
原也有大致相近数目的信件。学问上的兴趣相近，再加上

性情的相投，出国之前的江绍原即以与周作人相识，等回
国到北大任教后，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与周作人的
特殊关系，江绍原也就加入了《语丝》创办的行列。

江绍原参与了《语丝》的创办，同时他也积极给《语丝》
撰稿。据初步统计，在北京版的第1—156期《语丝》中，江
绍原共撰文16篇，其中以《小品》为题的系列短文，未重复
计算。在众多《语丝》的撰稿人中，发表文章数排第 8 位。
孙伏园在《语丝》正式出版之前曾写过一份“红字白纸约摸
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广告里说《语丝》杂志“由周作人、
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
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滏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
女士等长期撰稿”。江绍原在《语丝》创刊初期，就是16位
长期撰稿人之一。

《语丝》主要撰稿人在当时经常举行聚餐会，一般是每
月 1 次。在聚餐会上轻松愉快的聊天中，他们可能谈时
事，聊文学，论学术，《语丝》上的许多论题和文章就在这随
意而谈的过程中产生了。江绍原也是聚餐会的积极参与
者，他在《语丝》上所发的《礼部文件》系列文章，还有关于
礼俗迷信的《小品》，许多都有讨论的痕迹，即便下笔为文
时，也还是讨论的语气，这些带有“草稿”性质的文章，一部
分就起源于聚餐会的闲聊。

在语丝创刊1年的时候，孙伏园发表了《语丝的文体》
一文，对一年来的《语丝》所显现的文体特征做了说明：“语
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
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
体。”周作人在两周后对孙伏园做了回应，在《答伏园论〈语
丝的文体〉》一文中说：“我们并不是专为讲笑话而来，也不
是来讨论什么文体与主义，我们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
便说话。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
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

江绍原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即体现了《语丝》的这
一文体特征，也可以这么说，江绍原参与了《语丝》文体建
构的过程，他所发表的文章是形成《语丝》文体的重要部
分。周作人在发刊词上对 《语丝》 所要刊载的文字有个
大体的说明：“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
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
介绍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
要论文。”这表明《语丝》不仅仅是一份文学刊物，同时
还刊登学术文章，以“文学为主，学术为辅”。《语丝》
自由活泼的文体，可以说给了江绍原用武之地。1926至
1927 年间，江绍原在 《语丝》 上发表了 50 余篇民俗小
品，总题以《小品》或《大家的小品》，每篇又冠以一个
小题目，为该文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些小品主要以礼
俗、迷信、宗教为讨论的对象，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学理
性，但是又与纯粹的学术文章不同。这类学术小品形式
灵活自由，长短不一，有时一两百字也可为一则，有时
又非几千字才能尽其意。

江绍原以《语丝》为平台，大量搜集民俗材料，很多读
者来信，为其提供当地的民俗材料，这为江绍原的小品写
作提供了较多的素材。在《语丝》第 105 期的《小品二十
四·寄名》前有小序：“先把特地找来的或偶然见闻到的事
实，随时写在《小品》里发表；正式的方板的论文，待将来再
经营。这样做，于我有种种好处；其中有向读者们声明的
必要的，只在下面的一种，曰：可以多得到些同志的合作。
我所收的零碎，如其不断的印出来，必可以触动大家的记
忆，引起大家的搜辑采访，可以催大家提笔，更可以使大家
因观摩而记忆愈灵，采访搜辑愈勤，提笔记录愈加高兴。”
将小品作为正式论文写作前的准备，用较为活泼的文体展
现出来。

很快江绍原就得到了读者的回应。在《语丝》第 130
期，一位名叫李荆石的读者来信：“《小品》一项，我被它引
起的趣味很不少。因为这些事象，是平常惯见而最易忽略
的。虽然有时无意间也引起人的注意去研究，或想到古书

中曾有过这样的先例。但这不过是暂起的微波，一瞬间
又消灭了。自 《小品》 诞生后，在 《语丝》 上公然见到
我们所认为值得注意，值得研究而又屡屡忽略过去的事
象形诸笔墨间了，我是如何的喜欢！”《语丝》 第 128 期
赵华喣来函希望：“读中国古籍的人，能把古代的社会真
相作确实的叙述”，“因为存了这种希望，所以每读 《语
丝》，必先读先生的 《礼部文件》 和 《小品》，常想中国
读史书的人，都有先生这种眼光，那不但复古派的观
念，可以一扫而空，即如梁任公先生的 《先秦政治思想
史》之类的大著，也不会风行一时了。”这种读者与作者
通过 《语丝》 进行的真挚交流，又能打动更多的读者，
从而吸引更多读者参与到互动中来。

周作人曾在《发须爪》的序言中对江绍原这类民俗小
品的特征有过评价：“绍原的文章又是大家知道的，不知怎
地能够把谨严与游戏混和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
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儿沉闷。”一方面
具有学术文章的谨严，另一方面又具有杂感式文章的游戏
笔墨，读起来并不呆板，知识中寓于趣味，历史中又蕴含现
实。当时的著名学者叶德均对江绍原的这些民俗小品也
大加赞赏：“在‘小品’中虽只是琐碎的材料，但他的贡献我
们也是不能否认的；在他的著作中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

《礼俗迷信研究》及《发须爪》，反不如说是‘小品’。”可见这
类民俗小品在当时很受欢迎，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作
为民俗学的专家，都很认可。

江绍原在这类小品文中还表现出直接参与现实的意
识，如第 120 期所载《孙传芳对天刺血及其他》，孙传芳欲
与其他军阀讨赤，刺血为盟。江绍原在后面的按语中说：

“欲知对天刺血或其类似行为之本意者，可参看拙著《盟
诅》。如蒙孙馨帅不弃，请饬人将行礼程序写示，能附摄
影，尤佳。”绵里藏针、不动声色的幽默和讽刺，在这类民俗
小品中还有多处表现。这种学术中带有杂感性质的文章，
很好地配合了《语丝》提倡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
主张。民俗小品的灵活性，还表现在文体的多样化，江绍
原在《语丝》第122期《吐沫》的通信中说：“我想着是‘平民
化’‘人化’的学术文之一格，高低两等华人，都不妨拿起来
看看。”这就要求文章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而这篇《吐
沫》的文体就比较别致，近于小说文体。文章虚构一个“后
局大院江宅家人李得标”，以李得标的口吻给语丝社写了
这样一封信，介绍为什么中国人将吐沫认为是一件毒物，
以及又何以将吐沫看成是人的命根子。文章诙谐有趣，将
引用的材料融化到故事情境里，又用闲谈对话的语气写出
来，读来生动活泼，让读者了解吐沫在人们传统思想里的
看法外，还能感受文章之美，文章的灵活多样。

江绍原民俗小品文体的形成，可以说受到了语丝文体
的影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自由形式，是《小品》形式
多样化的前提，《语丝》提倡的就是这样一种风格。另一方
面，这里也有江绍原的自觉追求。在他理想的状态下，是
希望能有一种专门登载小品文体的刊物。他对这种文体
有所期待，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他
认为，“小品不是‘文艺’作品，也不是‘随感’，‘漫
录’一流的无归宿无鹄的的杂俎。小品只是我从各种文
献和地方搜辑来的资料，关于我国古今的迷信，礼俗和
宗教的。我有些要研究的题目在心里；凡是特地找来或
无意中碰见的与它们有关的材料，无论怎样琐碎，我都
记或抄在小品里面，有时并略加剖析讨论，有时不。至
于我所以要把它们发表在杂志报章上，也有用意：我想
引起一些人对于迷信礼俗的兴趣，并且藉此请求他们把
每人所知道的性质相同或略同的东西写出来供众人研
究……”写作小品文的动机，以及小品文的特征，江绍
原在文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当然，这种小品文的写作方
式，与《语丝》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从整个北京时期的 《语丝》 来看，江绍原并不是最
显著的人物，但是他与 《语丝》 的关系却不能忽略。他
参与了 《语丝》 的创建过程，他为 《语丝》 撰写的文
章，数量仅次于周氏兄弟。这些民俗小品既具有学理
性，同时还有趣味性和现实性，为 《语丝》 的学术品质
增添了色彩，“文学为主，学术为辅”就显得名副其实。
这些民俗小品文体的灵活多样，针砭时弊，构成了“语
丝文体”的重要一环。而江绍原作为 《语丝》 的重要撰
稿人，通过 《语丝》 这一平台，与读者积极互动，并为
他的民俗学研究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语丝》 在 1920
年代中期以后，能够在思想文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正
是与江绍原这样的作者分不开的。

《语丝》周刊，文学馆里多处收藏，唐弢文
库、姚雪垠文库、俞平伯文库、王瑶文库、期刊
大库都有。几个文库合成一个“完璧”，即第
1-156期，第 4、5卷各 1-52期，总共 260期，一
期不少。

关于该刊之由来，据说与当时正主政《晨
报副刊》的孙伏园之一次发怒有关，而孙的发
怒又因鲁迅而起。1924年10月，鲁迅先生把一
首打油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
发排，却在见报的头天晚上，被代理总编辑刘
勉己从大样上抽掉了。孙伏园为此愤而辞职，
所以几天以后，当孙伏园提议要自办刊物时，
鲁迅便“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
那“刊名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
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
的字，便是名称……”

1924 年 11 月 17 日，《语丝》问世，周作人
代表同人写《发刊词》：“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
周刊，并没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
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
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
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
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
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
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
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
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
活。……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
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
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说得轻描淡写，干得却轰轰烈烈。刊物本身虽“无所谓一定的目标，
统一的战线”，但“喜欢涉及现在社会”，“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
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却“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
度”。《语丝》遭逢了太多的事情：1925年的“五卅”运动及同年的北京女
师大学潮、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全让它
给赶上了。赶上了，就不会闭目塞听装聋作哑；赶上了，就必须挺身而出
仗义直言——上述事件中，《语丝》始终站在思想舆论阵地的前沿，勇敢
地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批判责任。

自生命之始到年满3岁，《语丝》一直由孙伏园主编；发行工作则
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继由北新书局负责。1927 年 10 月 22 日，《语
丝》 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北新书局也同时被封。北京既不能立
足，遂双双迁至上海。在北京编好的155、156两期《语丝》，仍交由
北新书局于同年11月在上海印制发行。1927年12月17日，第4卷第1
期 《语丝》 出版，主编改为鲁迅，刊物也由 16开本改为 24开本。至
1928 年年底编完第 4 卷后，鲁迅推荐柔石接编第 5 卷。1929 年 9 月，
柔石编完第 5 卷前半卷 （1-26 期） 后交李小峰编辑；1930 年 3 月 10
日，李小峰编完第5卷后半卷 （27-52期） 后，《语丝》自行停刊，总
第260期成为最后的句号。

至此，从北京到上海，从1924年11月17日至1930年3月10日，《语
丝》跋涉数千里，走过了5年又4个月的生命历程。“同事逐渐加多，文字
和经济的供给逐渐稳固”——当年这点儿“唯一的奢望”早已成现实，他
们的撰稿人队伍是那样广大强壮：鲁迅、周作人、胡适、钱玄同、孙伏园、
朱自清、林语堂、俞平伯、刘半农、冰心、郑振铎、柳亚子、沈从文、章衣
萍、徐玉诺、冯沅君、江绍原、李金发、钟敬文、王独清、冯文炳、陈学昭、
刘大杰、李霁野、韦素园、蹇先艾、高长虹、赵景深、苏雪林、石评梅、许钦
文、柳无忌、曹聚仁、李健吾、缪崇群、沈端先、林徽音、郁达夫、楼适夷、
徐志摩、司徒乔、杨骚、白薇、朱湘、石民……除了这些现代文坛上的熟
人熟面，还有社会各界精英如蔡元培、潘梓年、张友鸾、顾颉刚等等。聚
天下名人集天下文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从而成就了他们那样丰
硕而辉煌的收获。仅是鲁迅一个人，就在《语丝》发表杂文、小说、散文
诗、散文、论文、序跋、讲演、通讯等不同体裁的作品140余篇。

在《语丝》庞大的作者队伍中，林语堂的情况颇值特别一提。他
是留学归国的洋博士，留学期间曾一度发生经济困难，是胡适慷慨解
囊以清华学校的名义给予了资助。学成归国后，于1923年9月进入北
京大学英文系执教，初登教席即得“教授”之职——此等待遇的获
得，应该说也与胡适的引荐有直接关系。受恩不忘，这道理林语堂不
会不懂。他若加盟胡适的 《现代评论》，实乃天经地义，可他却偏偏
选择了 《语丝》——既是 《语丝》 培养的文学新人，又是“语丝派”
的重要干将。怎么会这样？林语堂的回答是：“我不属于胡适集团，
倒参加 《语丝》 杂志。我们都认为他们那一派是‘学而优则仕’的
人，可以写政论，日后准备做官。我们主张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真心
话，‘不说别人的话’。 此风格深得我心。我们不见得是自由主义
者，却将《语丝》看成我们‘心语’的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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